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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於1768年在英國愛丁堡創立，是世界上最著
名、最受認可的權威百科全書。其內容由全
球專家、學者和諾貝爾獎得主撰寫，涵蓋藝
術、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等領域，是值得
信賴的知識來源。經過兩個多世紀的修訂，
2012年初，《大英百科全書》從紙質印刷版
過渡到完全數位化版本，極大地促進了資訊
核實和防止虛假新聞的傳播。
根據《Digital Trends》報道，2026年 3月

13日，《大英百科全書》對AI領域的領導企
業OpenAI提起訴訟，指控其未經授權從其網
站抓取約10萬篇文章用於資料訓練。同時，
當使用者向ChatGPT提問時，其系統幾乎逐
字逐句地複製了《大英百科全書》的內容以
提供即時回應。此外，ChatGPT 在生成答案
時會出現「幻覺」，產生錯誤的內容卻標示
來源為《大英百科全書》，嚴重損害了其聲
譽。
如所周知，對於一些有記載的事物真相，

找AI回答就最便捷妥當。然而當遇上一些
「似是而非」且給人們在網上廣泛流傳的資
料，AI暫無那個邏輯思維去為大家辨識了！
為了滿足用家千奇百怪的提問，且要顯示內
在的超然能力，AI普遍用上了「大膽假設、
不怎求證」甚或「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等

不實手法去回應。所謂「一節見則百節
知」，上述OpenAI「暗度陳倉」的情節不可
能是個別事件，而這也揭示了AI業界亂象叢
生的冰山一角。上圖中Google AI概覽捏造
「阿桂姐買布」的說法源自筆者在文匯副刊
專欄「粵語講呢啲」所載也屬相類亂象。作
品能被知名AI青睞，本來是「光榮事」；可
實情沒這回事，便變成「遺憾事」了。這種
「屈得就屈」的行為正正為人類提供了一個
極壞的範式，影響之深遠不容小覷。

阿桂姐賣布——一筆還一筆
「一筆還一筆」比喻不同性質的事物不應
混為一談或混在一起處理。可能受了這個歇
後語的影響，有人就把「賣布」的場景換上
了「買布」，從而產生了以下兩個版本的歇
後語：

阿桂姐買布——唔講呢筆講嗰筆
阿聾買布——唔講呢筆講嗰筆

「唔講呢筆講嗰筆」就是：不說這些說那
些，大有拉開現有話題的意味。又以前者版
本較為廣泛流傳。那究竟是哪一個版本才正
確，又還是兩個版本都可以接受呢？
就這個課題，筆者查詢了好幾家AI，當中
全都把「阿桂姐買布」的場景牽扯到「阿桂
姐賣布」的典故上；至於「阿聾買布」也多
視為「阿桂姐買布」的變體；且看筆者有何
話說：

對於「阿桂姐」這個稱號，筆者早已在本
欄力證她不是廣州一個賣布的女老闆，也不
是一個「數口精」（很會算計）的女人，而
是一個「廣西女人」的俗稱。如按這個意
思，在「阿桂姐買布」的情節中應看不出有
什麼特別的遭遇，所以筆者幾可否定「阿桂
姐買布」的前設。

「阿聾」，並非全聾（多以為是），而是
廣東人給那些間歇性聽不清（「撞聾」，
「聾」口語讀「弄6-2」）的人的一個戲稱。

話說有天，「阿聾」往布行買布。不一
會，他看上了一匹，於是便告訴店員拿給他
看。可能是店員誤會了，拿來的不是他想要
的那匹。「阿聾」即時搖頭，店員也馬上回
道：

你講話要「呢匹」，而家又話唔係；係咪
要「嗰匹」呀？

由於當中對白夾雜「呢匹」「嗰匹」，阿
聾沒法聽得清楚，情急之下、衝口而出：

唔講呢匹講嗰匹！
「匹」與「筆」音諧；有人就藉上述的情

節引申到以下的一個歇後語：
阿聾買布——唔講呢筆講嗰筆

結論是：歇後語中「買布」的主角是「阿
聾」而非「阿桂姐」。

離開屯門海鮮市場，車行十二三分鐘，駛入顯
發里社區的顯發邨。顯發邨是一個嶄新的單幢式
公共屋邨，全邨唯一的住宅樓名顯發樓，共40
層，2024年剛開始入伙。
顯發里顯發邨顯發樓，地名聽起來很有趣。據
林頌鎧兄介紹，這裏原本計劃建三幢公屋住宅樓。
在工程推進過程中，發現靠近山坡有一座龍窯遺
址，具有較高文物價值。林頌鎧時任屯門區議員，
他聯同其他區議員和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強烈呼籲
保留龍窯遺址。結果，政府修改了方案，由計劃中
的三幢樓改為一幢樓，龍窯及其周邊環境得到保
護。由於保護龍窯留出來不少空地，顯發樓檢了一
個大漏，成為全港性價比最高的公屋住宅樓，輪候
者大增，租金也按屯門區最高水平釐定。
那麼，能夠讓政府修改建造公屋計劃的龍窯遺

址，又是怎樣一個存在呢？
顯發樓的三層平台很開闊，設有停車場和休憩
區，安裝了一些簡易的社福設施。平台邊一面略
帶弧形的磚混牆，裝有鐵柵門，把龍窯遺址與住
宅樓隔開。透過柵欄，可以看見一個雜草叢生的
土堡，周邊散落着陶瓷碎片及鍬、鏟、桶、盆等
生產生活用具。鐵柵門上了鎖，我們敲了一陣子
門，不見回應。林頌鎧兄告知，裏邊住的是龍窯
第二代傳人梁柏泉，以前是公務員，已退休，通
常不會外出。他建議轉到後山去看看，龍窯背後
還有一個院子，梁先生有時候會在那裏拾掇。
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沿石階步行到顯發樓地
下一層，整個樓層被布置成一個跨代共融社交空
間，裝飾着一些特色瓷器和五顏六色的陶瓷殘片，
幾個十來歲的孩子正與兩位志願者在一起做手工。
我們穿過社交空間，出後門，來到不遠處的山坡
上，見有人在那裏不慌不忙地收拾院子裏的枯枝礫
石。打過招呼，正是梁柏泉老先生。他說接到政府
通知，有工作人員要從這裏上山去安裝設備，自己
正在收拾一條臨時車路，保證工程車能過得去。
梁先生是個熱心人，聽說了我們的來意，毫不
猶豫帶我們進入龍窯，邊參觀邊滔滔不絕地介紹
情況。這是一孔長約20米、傾斜20度左右的土
窯，雖然整體上顯得破敗，但窯頭、窯床、窯尾皆
保存完好。窯尾處有一面由水渠和花盆砌出的窯
壁，構造奇特，色澤艷麗。窯頭設有拜台，長年擺
放香燭及水果、點心等供品。

龍窯又叫長窯，燒製工藝在廣東佛山地區最為
著名。它是一種半連續式陶瓷燒窯，依一定坡度建
成隧道形窯爐，因形如臥龍而得名。晚間燒製時，
爐膛裏透出的火光亦如一條沿山脊爬升的龍。龍窯
採用自然通風方式，火力順坡度提升，裝燒面積
大，產量也高，適合批量燒製日用陶器。燒窯需連
續數天，依靠柴火控制溫度，技術依賴經驗傳承。
上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是香港本土陶瓷業的繁榮
期，多處建有龍窯，產品供應本港及華南地區。七
十年代後，隨着工業化發展，廉價陶瓷進口，加之
香港經濟向製造業和金融業轉型，傳統龍窯逐漸停
產。窯體亦相繼荒廢，或是自然侵蝕，或受制於城
市化壓力被其他工程推平填埋。梁柏泉先生家傳的
這孔窯，習稱青山龍窯，是目前僅存的保存較完整
的龍窯遺址，亦是香港地區少有的傳統工業遺址，
見證了本土手工業的興衰，反映了屯門地區的產業
歷史與社區生活。
青山龍窯的具體建造年份已不可考。據梁先生
回憶，他父親梁森帶着幾個佛山石灣鎮的燒窯師
傅來港建了這孔窯。建成不久，日本侵華戰爭爆
發，香港被佔，東家逃走，梁森師傅與一眾窯工以
「工合陶窯」模式繼續經營，運作了40餘年。當
時，青山龍窯出品種類繁多，從日常用具如五加皮
酒樽、水渠、沙煲等，到珍貴的雕塑及藝術品皆有
涉獵。出色的燒製能力還吸引不少藝術家遠道前來
送燒，石榴紅、銅紅釉、鈞藍、鈞紫、天青釉等名
品均可燒製，青山龍窯可謂盛極一時。
1982年，政府以保育用途收回了青山龍窯所在
的土地，香港龍窯的最後一星窯火熄滅。2014
年，青山龍窯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但由於種種
原因，各種改建或活化計劃都未能實施。其間，
梁先生曾試圖復燒龍窯，但因為空氣環境等問題
不了了之。作為龍窯的傳人，他覺得自己對喚醒
這孔古窯的生命力、弘揚陶窯文化負有莫大的責
任，卻深感無力和無奈。在龍窯前景未能徹底明
朗之前，他唯有死死守住這片遺址，以售賣瓷泥
和釉料維持龍窯日常開支，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文化傳播工作。
梁先生說他曾致信時任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建議將龍窯旁邊的一間廢棄校舍改
建為服務街坊、聯動龍窯文化傳播的場所。這樣
既避免了校舍的閒置浪費，又可以達至把龍窯建

成「活的博物館」的目標。現在羅致光已經退休
了，龍窯怎麼辦，還是看不到希望。提起這件
事，梁先生有些激動，他說，什麼是傳統文化，
形象地講，不就是一片葉、一條蟲、一塊泥嗎？
一片葉是茶葉，一條蟲是蠶絲，一塊泥就是陶
瓷。海上絲綢之路向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運的
主要就是這幾樣東西。文化不應該是死的，活的
文化更有說服力。
說到這裏，他指給我們看旁邊鐵板上懸掛的標

語牌，上面赫然寫着：A living monument is al-
ways better than a dead one. A working museum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it does not work.落款From
Dr. Bard 1982。我問Dr. Bard是誰，梁先生滿懷
敬意地說，巴德博士是香港歷史上富有傳奇色彩
的人物，在多個公共機構中擔任過重要職務，對
文化傳承和自然保護充滿熱情。青山龍窯被關停
時，他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這兩句話
是公開對媒體講的。一個英國人，對中國傳統文
化如此熱愛和關心，比很多中國人都強。
離開龍窯時，天光已經暗了下來。從車窗望出

去，依稀可見輕軌鐵路「杯渡」站的站牌從眼前
一閃而過。腳下這片土地，千年滄桑，百變風
雲，彷彿一起湧入腦海。從屯門鎮「屯兵海門，
以護商旅」，到新安縣「革故鼎新，轉危為
安」，從三千年大變局「同源分流」，到粵港澳
大灣區「同向奔赴」，屯門都是地理的樞紐，更
是時代的風眼。
屯門的蝶變，永遠在路上。2007年7月，深圳灣

大橋（港深西部通道）正式啟用。2020年12月，
屯赤隧道建成通車。兩大基建工程穿山越海，貫通
深圳灣和青山灣兩大水域，天塹變通途。自此，深
圳南山區到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的車程縮短到半小
時，屯門已然成為深港雙城融合發展的重要支點。
未來屯門，還將帶給我們怎樣的驚艷？正是：

蜿蜒龍脈衍青山 山寺屯門龍鼓灘
一孔龍窯三聖地 千秋風雨話新安

窗戶是建築物的眼睛，也是一座城市的靈眸。透過一扇
窗，可看街頭，寄意人間世；可望遠山，寄意青山外；可
觀近海，寄意藍海端。
有一次，承蒙一位長居香港的新西蘭朋友Rod邀請，與
其他朋友一起在香港外國記者會享用晚餐。我的座位左側
是一排窗，透過這排窗凝望雲咸街的夜色：不遠處都爹利
街的古典煤氣燈射出淡黃的燈光，照向步上石階的途人。
再抬頭望夜空，星星在閃爍，皎潔月光投向千家萬戶的窗
口。我當時在想，有多少人也正在透過窗口遙望星星和月
亮的流動。
有些景色像一塊塊馬賽克串連在一起，以飛躍羚羊的姿
勢跳進我的眼睛。與視覺接觸的一剎那，即時激起一種甜
蜜欲醉的情緒，使我聯想到一連串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和快
樂的記憶。
淺水灣的Pulse商場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總喜歡站在窗
框旁望向風情萬種的天下第一灣。但見海天一色，遊艇遠
影，穿梭來回。水平線上，有幾個小洲，仿似蓬萊仙島。
春天來了，小樹葉兒也都上了釉彩。大千世界，頓時生機
盎然，充滿節奏及韻律。一片片雲彩飄向無邊蒼穹，裝點
出我們怡人的南國之春！
近日閱報，看到一篇介紹法國女青年Caroline在香港的
「法式生活」。她每周都去一次位於中區大館的法式小餐
館Cafe Claudel用餐。我和太太也去過，記得餐廳的右邊
有一排歐式大窗，向旁望便見到奧卑利街店舖閃爍生光的
燈飾，如夢如幻，賞心悅目。
近月，我與一班中學校友在香港理工大學午茶後，步行
往位於漆咸道和柯士甸道交界的玫瑰堂（Rosary
Church）參觀，重拾一些童年時的生活片斷。我的姨母是
一位天主教徒，6歲時的一天早上，她帶表哥及我去玫瑰
堂望彌撒。玫瑰堂的彩色玻璃窗，遍布四面，透過右邊的
玻璃窗，可以望見窗外莊嚴的聖母像噴泉。我繞行一周，
高興地看到一切依舊。我往靜寂的聖堂內望，有十數位慕
道者在默禱，態度虔誠，我不便打擾便信步離去。
我和家人不時到歐洲旅行。有一次登上巴黎西邊的拉德
芳斯大拱門頂樓，透過巨窗，我的視野可以達到巴黎的中
心軸，一直從新凱旋門，渡過塞納河，穿過凱旋門，再經
過香榭麗舍田園大街，眼界便接觸到典雅的羅浮宮及貝聿
銘設計的玻璃金字塔，像一幅印象派名畫，光影明亮。
此刻，窗外是海不揚波的海峽，一層層薄霧環繞島上連
綿山巒，「欲見不見青煙裏」（韓愈），宛如仙境一般。
一窗一世界，一願望一人生。透過像靈眸的窗扉向外望，
每一角落都充滿生機和活力。平凡的我，要走出窗外，櫛
風沐雨，登山涉水。沒有風雨，怎現彩虹？

●辛 年

城市靈眸

阿桂姐買布——唔講呢筆講嗰筆
主角是「阿桂姐」還是另有其人？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屯門尋古（四）

讀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從小就喜歡聽故事。
前天晚上已經躺在床上了，還要我給他講個故事才睡。

我有點疲倦了，順手翻開剛從書店買回來的莫言先生的
《不被大風吹倒》一書，把《童年讀書》篇章讀給他聽。
這本是應付動作，不料兒子聽得津津有味，聽完後在床上
手舞足蹈，連說：「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第二天放學
回家路上，他忽然一本正經地說：「爸爸，我以後去看望
莫言爺爺時，不去看望他的二哥，他連書都捨不得借給莫
言爺爺看，還搶莫言爺爺的書，我去了他搶我的玩具怎麼
辦？」
童言無忌，6歲孩童的話讓我忍俊不禁，同時也讓我想
到：為什麼一篇文章讓他回味了一天多？回家後從頭至尾
把書細細讀了（沒有漏掉一行），覺得真是一本接地氣的
好書。
也許有人會說，你這不是廢話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的書能不好嗎？其實不然，我手裏就有好幾本國外諾貝爾
文學獎獲得者的書，但讀了一部分後，就沒有讀下去的慾
望了。
這是個快餐文化氾濫的時代，文學書籍的閱讀熱情正在

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一部智能手機包羅萬象，形影不
離。觀看短視頻，瀏覽時事新聞，翻微信，聽小說，聽歌
曲，網購等，一天的空閒時間被擠得滿滿的，誰還有閒心
去關心文學、閱讀文學書籍呢？當然，這也和有的作家粗
製濫造，沒有寫出好書，讓人即使拿起也讀不下去有關。
我曾經對幾個文友說過，如果從書店裏買回一本書，能夠
讀下去兩三篇作品，錢就沒有白花了。
《不被大風吹倒》不同，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讓人眼

前一亮。
這本書首先吸引人的，是內容新。有的作家功成名就

後，出一本新書，裏面能有兩三篇新章就不錯了。而莫言
先生這本2024年11月出版的新著裏，單2024年9月新鮮
出爐的，就有8篇，也許這些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在報刊雜

誌發表就收進書裏了呢。
莫言先生善於講故事，散文也是如此。他寫童年，寫故

鄉，寫親情，寫求學經歷，寫當兵生活，情感深厚，非常
有趣，那種面對困難從不畏懼，面對挫折從不屈服的人生
態度讓人心生敬意。他直白的語言敘述方式讓人讀得懂，
看得下去，連小娃娃都喜歡。《不被大風吹倒》《母親》
《我的父親》寫出了爺爺、父親和母親獨特的個性，給人
印象很深；《童年讀書》《我和羊》《偷鵝記》等寫童年
的生活，艱難困苦中蘊含了積極樂觀的陽光情緒；《過去
的年》描寫了山東高密的民風民俗；《洗熱水澡》不僅寫
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軍營生活，也讓讀者了解了一些洗澡
的知識和過程；《用耳朵閱讀》《用鼻子寫作》《靈感像
狗一樣，在我的身後大喊大叫》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寫
的是故鄉對一個作家一生的影響，談的是創作經驗。名家
寫名家，莫言先生刻畫得入木三分，他筆下的阿城、史鐵
生、余華、孫犁，讓人過目不忘。莫言先生的演講文章，
觀點也很給人啟發：「尖端科技不先用於民生而先用於製
造武器，是科學的異化，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這樣做
着。」「活着的意義就在於知道人必有一死，奮鬥的意義
就在於奮鬥可以證明人也可以不奮鬥。」
其實一個小人物來議論大作
家的作品，是有點不知天高地
厚和冒險的。但我想說，有好
書不推薦，如鯁在喉。
莫言先生在書的封面寫到：
「卷也好，躺也好，不被大風
吹倒就好！」我想說，快節奏
生活也好，快餐文化氾濫也
好，電子產品盛行也好，沒被
世俗的大風吹走的書，一定是
本好書，就像這本《不被大風
吹倒》一樣。

一本好書
●羅大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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